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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保成

/ 山阳风物

水乡名观海蟾宫

枯蒲折苇障清湾，十里风荷指顾间。

安得西湖展江手，乱铺云锦浸青山。

这是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马坊冷大师清真道院》

三首诗中的一首，诗中所描写的“十里风荷指顾间”正

是我的家乡修武县五里源一带过去的水乡风光， 而其

所指的清真道院就是五里源乡马坊村著名的海蟾宫。

海蟾宫南侧有一泉，即马坊泉，泉水东南流，汇为一湖。

这里是传说中刘海戏金蟾的地方， 这里有道教长春教

教主邱处机撰写的《刘海蟾入道歌》碑刻，这里出产的

松花蛋是当地最有名的特产， 在元代甚至成为进呈皇

宫的贡品。 儿时常来这里嬉戏，记忆中的马坊泉，泉水

碧绿，花木倒映，群鸭相戏，景色如画。

天下庙宇无不坐北朝南，而天下事无不有例外。海

蟾宫就是天下庙宇中的例外，坐南朝北。我始终不得其

解，直至近日两次探访海蟾宫，才知此庙坐南朝北的原

因， 原来这和此庙供奉的道教神仙刘海在此修炼成仙

有关。

刘海，即道教全真教的北五祖之一海蟾子。他原名

刘操， 相传他十六岁考中状元， 被燕王刘守光招为驸

马，后又任燕国宰相。从此他绫罗裹体，食甘餍肥，享不

尽的荣华富贵。在他四十岁生日那天，他因醉酒将燕王

陪嫁公主的珊瑚玉器打碎了，公主十分恼怒，便进宫告

诉了燕王，结果燕王将他狠狠地责难了一顿，心中十分

不快。 碰巧有云游道人来到他家，对他进行一番点化，

他看破红尘，弃却荣华，托病解印辞官而去，并改名刘

海，号海蟾子。 他离家后四处访仙求道，得遇纯阳子吕

洞宾，学得金液还丹要诀。 当他来到修武马坊泉畔，见

这里北依太行，稻塍莲荡，云烟朝暮，暗含仙机，遂在泉

水的南侧构庵而居，潜心修道。 一天晚上，刘海独自坐

在泉边闭目养神。 忽听水中有“吱咕”之声，他睁眼观

望，只见水面上有一朵金色的莲花时隐时现。刘海感到

奇怪，刚要起身看个究竟，谁知稍一动作，那一朵莲花

已没入水中，再也看不见了。 刘海心中惊异，就藏在一

棵大柳树后面，耐心地仔细观察。这样一连观察了几个

晚上，又访问了周围百姓，才知这泉水中有一只千年金

蟾，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它就出来苦练吞吐之功，慢慢

地竟然能够口吐金莲了。刘海心想：这朵莲花是金蟾修

炼的宝物，如能吞服，也许能够成仙，从此脱离凡尘了。

于是他就产生了偷取金莲之意， 但他几次在旁伺机想

取，那金蟾总是一见有人，便潜入水中。刘海不能得手，

心中很是着急。后来，刘海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巧妙的办

法。 他找来一只小木船，在船头扎了一个草人，披上自

己的衣服，然后把船推到金蟾经常出来的位置，自己继

续藏在大柳树后边观察。 起初，金蟾见船上有人，不敢

吐练。几天后，它见船上人始终坐着不动，就习以为常，

夜间又开始吞吐起来。刘海见金蟾上当，第二天在太阳

落山后就到船上换下草人，坐在那里静候金蟾出来。夜

深后，蟾出莲开，刘海轻轻一伸手，就取过莲花，吞入腹

中，一阵清香浸入心脾，顿感遍体轻松，虚若无物。有此

金莲相助，刘海功力大增，几年后终于修成仙体，升天

而去。

按照元好问后来撰写的《清真观记》，此庙为长春

教教主邱处机倡建。 金大定二十八年（

1188

年），邱处

机应金主之召赴金都燕京。他路过修武，看到县北马坊

秀水明山，茂林修竹，喜爱其风土之美，徘徊流连不忍

离去。 他对徒弟们说：“天下道院，武官为其冠首，滨都

次之，圣水又次之。 你们如果能够在这里隐居修道，那

么这里就能和滨都、圣水相媲美了。 ”他的徒弟就和当

地乡豪马子安协商，捐地购材，一年后果然在传说中刘

海修炼时搭建的小茅庵的原址盖起了一座道院。 因为

刘海的茅庵原来就在泉南，而且面向泉水开门，以方便

每天的洗漱和取水， 所以这道院就建成了很独特的坐

南朝北格局。 当时道院并无名号， 直到金大安元年

（

1209

年），才被金主赐以真清观。 又因邱处机曾在这

里手书《刘海蟾入道歌》，又名海蟾宫。 邱处机的《刘海

蟾入道歌》，叙述了刘操出家修道的原因，并告诫世人

及时回头抽身。原碑在文革时被砸为数块，弃在庙中戏

台之后。 今天所见入道碑，为今人重刻，其歌云：

余缘太岁生燕地，忆昔三光分秀气。

丱角圆明霜雪心，十六早登科甲第。

纡朱怀紫金章贵，各各绮罗挂轻体。

如今位极掌丝纶，忽忆从前春一寐。

昨宵家宴至三更，儿女夫人并侍婢。

被余佯醉拨杯盘，击碎珊瑚真玉器。

儿女嫌，夫人恶，忘了从前衣饮乐。

来朝朝退怒犹存，些儿小过无推托。

因此事，方顿悟，前有轮回谁救度。

退官纳印弃荣华，慷慨身心求出路。

当地特产松花蛋也有一个和刘海有关的传说。 传

说刘海成仙后， 就居住在后人为他建的海蟾宫内造福

一方百姓。 一年八月十五，天上众仙女四处游览赏月，

当游至马坊一带时，看到下面一处碧潭如镜，月亮倒映

水中，煞是好看，就降到水边观月。 刘海见众位仙女驾

临，赶忙摆酒招待。 因为一时没有菜肴，又命村中鸭子

从潭中衔出一个个用乌泥包裹的蛋来。 众仙女见这东

西埋汰，不敢享用。 刘海忙作示范，只见他拿起一个黑

糊糊的蛋来，轻轻一磕，外壳应声而落，露出里面晶莹

剔透的黑亮蛋体， 上面还有惟妙惟肖的松枝， 很是好

看。 仙女们见这黑东西里有如此可爱的玩意， 纷纷效

仿，然后轻咬蛋体，顿觉异香满颊，后味悠长，真是人间

美味中的极品。仙女们问刘海此是何物，刘海笑答：“此

物为当地鸭蛋泡制。 此处水泉产有一虫，名为石头虫，

又名活石头，这里鸭子最喜吃这种虫子，因此所产鸭蛋

自与别处不同，用其泡制的鸭蛋，味道更加醇厚香郁。

因这种蛋体上有清晰的松枝，故而有松花蛋之名。 ”

传说再美，但不是历史。不过，根据县志记载，这里

松花蛋的制作历史可追溯到金代， 至元代还成为地方

每年呈送朝廷的贡品，可见这里松花蛋的味道之美，名

气之大。至今，松花蛋仍是外地游客到修武游览云台山

后购买当地特产的主要选择。

至于“活石头”，小时候我在马坊泉逮鱼捉虾时经

常见到，比墙上的蜗牛小一点，不注意看真的如河中的

小石子没有区别，没有外物骚扰它时，它就会从厚厚的

石头一样的盔甲中伸出小脑袋向前游动，手指一碰，立

马伏下不动。民间传说，这是当年刘海取走金蟾的莲花

后，金蟾急怒攻心，气炸了身子，这些活石头即是金蟾

身体的碎块所化。 这种虫子只有马坊泉及其汇成的池

沼有之。同为水乡的我家所在地南庄村和五里源村，距

离马坊村不过一二里地，而且河水相连，却不见有这种

虫子，这在当地也是一奇。只是，到了今天，因为环境的

改变，“活石头”早已绝迹。

海蟾宫和马坊泉均被载入《中国名胜词典》。

2006

年

11

月，海蟾宫大殿又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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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忆边

/ 经典叙事

诗 魂

我年轻时在老家种地， 闲暇时寂

寞得慌，便寻思着找来一些文字看。 也

许那时生活得太单调， 或许我过于专

注， 竟贸然把书本上的平凡文字读出

了好多种情感来，好多种色彩来，并深

陷其中，继而变狂变野。 直到几十年后

的今天，我依然认为，凡人都活在两个

世界里，除了干活吃饭、睡觉屙屎的现

实生活外， 还都有一个更为精彩的精

神世界。 而精神世界虽玄奥绚烂，引无

数英雄竞折腰，但却不具有外形，一般

人看不出来， 不像肚饿时白蒸馍一样

顶饥，也不像天冷时窑洞一样暖和，它

只飘逸执拗着灵魂的大旗，拒绝肉体。

诗歌的精妙及其神奇魅力即在于此。

十九岁那年秋天我在村地上看

云，时间长了便感觉出一阵阵的空落。

地面上玉米茂盛，河水空流，四下里望

望，只有我一人站立在一大片暑热里。

其实天究竟有多热，我不知道，我只是

在人气之外活着，觉出了生命的多余。

于是不久我便有了出走的念头。 我的

家乡是在豫西北地区一个名叫贵屯的

村庄，名中有贵，也不见得贵在哪里，

县志上也没记载出过什么名人和有影

响的事件。 村北面八华里是东西走向

的太行山， 站在村边就能看见里外两

三层山的峰顶，呈锯齿状，蓝莹莹的很

好看。 从老人们那里，我从小就听到过

不少有关深山里狼虫虎豹、 鬼神以及

绿林好汉的传说， 尽管刚听到时有些

惧怕， 但却不乏内心深处的好奇与向

往。 那里，必定是一个鹰飞草密、山势

巍峨、古木参天的好地方。 今天，我就

要举起十九岁的旗帜和勇武， 向太行

山里挺进了。 我有的是力气，什么也不

怕。 在那次进山后的二十多天里，我采

食过多种熟透的野果， 捧喝过草根下

流动的泉水， 在干净的岩石上静静地

读过臧克家的诗，读过艾青、张志民、

贺敬之、郭小川的诗，瞭望过老家的沁

河、黄河，也曾幻想过更远处的井冈山

和延安。 亮堂堂的太阳下，有些事情想

到极致时我也哭过，呼叫过，但仍觉得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激情喷发的出口，

没有一把火能点燃我胸

中的柴火。 我像是一个

没 有 多 少 处 事 经 验 的

人， 立刻把一条路走到

了尽头。 在山里，我最终

没能印证乡下老人们的

神话传说， 也没能改变

一点我的肉身， 但我敢

说， 在我最能吃饭的生

命阶段我远离过老家的

面缸和炊烟， 在最能表

达的年龄我二十多天没

说过一句话， 我用山上

的野风冷露淬过火 ，无

意间向冥冥中的诗神靠

近了一步。

我曾经多次跟家人

和朋友们说过，在写诗的道路上，我曾

遇到过对我帮助很大的人，在我眼里，

他们都是磨砺之后脱俗脱尘的人，正

是他们的热情付出， 才使我在苦读的

寒夜里看见了真情的佛光， 才给了我

信念和勇气，让我走得更远。 三十多年

来，这些我所敬重的诗人有的我见过，

有的关系已很熟，有的至今无缘相见。

他们依次为辽宁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陈

殿俊，《诗刊》社编辑邹静之、周所同，

《焦作日报》编辑刘金忠、张国柱、呼润

廷，《焦作文学》编辑张希海，《诗神》编

辑刘松林、韩文戈，《星星》诗刊编辑王

一兵，《河南日报》 编辑高金光，《郑州

晚报》 编辑邓万鹏， 海燕出版社刘育

贤，战士诗人李晴法、杨建民等，还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焦作市成立的

《七月诗社》， 可以说在每次定期聚会

时， 每个年轻的诗歌爱好者的激情发

言，都对我有所启发、帮助很大，促使

着我一路前行，不敢停下。 在日月运行

中，在不停歇的流水的声音里，只要爱

着诗，我就不再害怕，也不再寂寞。 诗

于无边的大静中升华我的情感， 平衡

我的心态， 以至于我在田里割麦子或

着给庄稼浇水时， 都会感到格外高贵

或空灵。

写作诗歌就像一次远游， 加入的

人很多， 却不是人人都能看到最美的

风景。 途中有半途而废的，有偏离方向

的，有急于求成乱了心志的，也有走得

扎实但进步不是很快的。 总之能够到

达目的地的人，我都认作是英雄。 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期， 我遇到一个在农村

长大后到城里做营业员的女孩， 名叫

蒋小红， 那天她拿了一大本抄写得十

分工整的诗歌给我看， 我感激她对诗

歌的热爱和投入，便认真地看了，大体

上觉得不错， 于是就挑出几篇稍作修

改后建议她投给报社试试， 果然不久

后就见报了，这使她很是震惊和欢喜，

写作的劲头更足更大， 三天两头便有

诗稿送我阅看。 那年冬季的一天，天空

下着鹅毛大雪，可能是无法骑车，她步

行十几里路来找我。 只见她头上系着

一条大红围巾， 刘海和睫毛上落了一

些雪，见了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那

时也在城里临时做事， 见她对诗歌这

样钟情，人也不错，天傍黑时不忍心让

她一个女孩子独自回去， 就跟她一起

踏雪往回送她。 路上行人不多，我们说

话也不多。 忽然她放慢脚步，脸红红地

问我：你有朋友没有？ 因她所说的朋友

我当时认为只是指生活中的朋友，就

顺口回答：有。 她听了便没再言语，我

也没有多加解释。 这之后不久，我便于

匆忙中离开了那个县城， 到了另一个

地方谋生。 时隔一年多之后，我突然收

到一封来信， 信封上收信人具体地址

不是我的，地域名跟姓名却是我的，我

想我最终能收到这封信， 很可能是我

平时信函多，细心的邮递员记住了我，

才给我送过来的。 这封信便是相距几

十公里外的蒋小红寄来的。 她给我寄

来了

6

首情诗， 一封长达

13

页的信，

信和诗歌都写在方格纸上，一格一字，

很工整，无错字。 谁知道就是这封信，

竟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蒋小红在信里说， 她刚从成都看病回

来，前一段时间她患了精神病，疯了，

乱跑，家人看不住她，还把她送进精神

病院住了一个多月，眼下情绪稍稳，便

给我写信， 但这封信很可能是她最后

一封信。 信中还说了一些感激我的话，

附了她家乡的村名。 看完信后，我不禁

扼腕长叹， 一个多么聪明伶俐的姑娘

啊，正处于人生最诗意的年龄，怎么说

病就病成那样子呢？ 继而我又想，她说

的病会是真的吗？ 这些新寄来的诗歌

是她患病以后写出的吗？ 由于那段时

间确实事情太多， 我是过了三个多月

才去看望她的。 当时她家里只有她母

亲一人，我向老人家介绍了自己，说明

来意后， 她的母亲双眼含泪， 连声叹

息， 说没想到小红会突然神经得那样

厉害，一会儿看不住，不是跑到村后大

河堰上乱嚎乱叫， 就是跑到离村十几

里的县城， 大声呼喊一个叫马忆边的

人，她说马忆边做过她的老师，是个好

人。 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向老人提出想见见小红。 老人说她

一人拿小红实在没办法， 已于两个月

前凑合着找个人把她嫁出去了。 我紧

跟着问男的怎么样，干啥的？ 老人说嫁

的那个男人很本分，在家种地的，多少

有些秃顶，没有找过媳妇，只是比小红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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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我了解到小红这样的情况，

心里揣摩她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

就更急于想见到她。 于是我按照老人

所说的村名，骑车二十多里，顺利地找

到了小红的婆家。 当我走进一座老屋

向小红的婆婆问及小红时，话音刚落，

只见东面套房里急忙冲出一个女子，

这女子穿着内衣， 头发直竖， 脸色惨

白，大声地说着：啊，马老师，马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定睛一看，正是小红，

便急忙迎上前说：我来看看你，我来晚

了。 小红婆婆看到这种场面，一边呵斥

小红坐下来不许乱说话， 一边面向我

说：你就是马忆边啊，就是小红天天念

叨的马老师啊， 你说说你是怎样教育

小红的，她啥活儿不会干不说，还整天

没黑没白地蒙头大睡， 嫁来俺家几个

月了，连个孩子也怀不上，我就是养只

鸡，也会下个蛋哩。 小红婆婆的话句句

显示出了对小红的种种不满。 这时我

看见小红坐在一边，低着头，不插话，

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只好向小红婆婆

说了些安慰的话， 说小红先前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孩子， 她的病只要好好治

疗，一定会好起来的。 又交代小红要好

好对待生活， 学会一些养活自己的活

计，治好病，调理好自己的精神生活，

至于写诗，啥时都可以，并表示永远愿

意做她的第一读者。 我发现当一提及

诗歌， 小红的双眼仍旧放出异样的光

彩。 从小红那里出来， 小红欲起身送

我，婆婆不让，小红只好站在屋里，目

送我离开。 回去的路上，我心中翻腾着

一幕幕萦怀的往事， 感到了人世间潜

在的那缕难言的凄凉。 蒋小红啊，你究

竟得的是什么病， 你真的不会再好起

来吗？ 我甚至又想， 蒋小红如果不写

诗，可能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她爱

上了诗歌，也许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其实，在历朝历代的现实生活中，

历尽磨难而最终成名的诗人确是被社

会所尊重的，尤其是唐朝至今，无论身

居官场还是身赴疆场的诗人可以说多

若群星，他们或不事权贵，刚正不阿，

为民呼号，或走马边塞，骁勇善战，报

效国家，留下了赫赫战功和英名，其激

昂情怀可昭日月，可鉴山河。 “风萧萧

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三十

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秦时明月汉时

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

在， 不叫胡马度阴山。 ”“江山如此多

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假如我们不

去打仗，敌人将会用刺刀杀死我们，还

会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

这一篇篇走在社会前沿、 闪耀着浓郁

时代气息的诗作， 不知影响和召唤了

多少热血青年奔赴理想， 锻造或催生

了多少英雄史诗。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

幸”，也许正基于此。 而一些追名逐利、

仕途落魄， 困顿草寮的诗人也一样大

有人在。 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

的国度里，没有硝烟没有枪声，好人和

坏人不好区分，但对于诗人来说，却不

是没有愤怒。 记得当今一位国家领导

人说过，公平和正义，可以发出比太阳

还要强烈的光辉。 他的这句话一定是

有感而发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我们

现实生活中的公平和正义实在是太少

了。 而对于身边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

我们也不是不知道，那么，作为激情飞

扬的众多的诗人们， 有几个用诗人的

眼光去观察、去抒写、去吶喊、去暴露

生活中的这些丑恶呢？ 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我写过一首诗，名字叫《村长家

的新房 》，主题是反腐败的 ，发在 《诗

刊》

1997

年

7

月号上， 该诗无论在次

序排列还是就篇幅来讲，均不显眼，没

想到发表后却受到了北京高校诗评家

雷世震先生的好评，被喻为《九十年代

诗歌零度创作风格》，发表在《飞天》文

学杂志上。 在该篇评论文章中，一起被

评论的还有诗人忘川的诗作 《葡萄藤

的触摸》，姚振函的诗作《独语八章》，

雷霆的诗作《雕刻自己》，题材均为反

腐范畴。 我之所以说这些，不是说自己

的诗写得如何，只是想说当今诗人中，

关注现实生活的诗人的确太少了，忧

患意识太淡漠了， 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仿佛被什么麻醉了， 于是责任感和使

命感也随之缺失。 面对改革开放形势

下出现的众多的新事物、新情况，应该

说诗人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然而，大

量的诗人却没有去捕捉这些鲜活的真

实，而是沉迷于自身狭隘的情感里，要

死要活的， 有的青年女诗人甚至靠下

半身写作， 迎合了一些不健康的心理

需求， 显示出了人体本能的低级和无

聊。

从开始写诗到现在， 几乎是一眨

眼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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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了。 作为一个

农村长大的孩子， 我的父亲母亲平时

只顾全力侍弄好自己的庄稼， 上上下

下没有一点社会关系。 我多年以来由

于心在诗上， 耽误了不少人生方面的

实事。 这其间为了生存，喂鸡、喂兔、装

货车、赶驴车、凿石点炮、赶会买布我

都干过， 也忍受过很多常人难以忍受

的委屈，但我却很少求人。 好在一路写

作生涯中结交了众多朋友， 除了交流

思想以外， 他们也给了我许多生活上

的关照， 保住了我诗歌的火焰没有熄

灭。 现在在我生活的地区，知道我写作

的人很多， 他们都一致认为我离开老

家后混得不错，在世上活出了脸面。 尤

其是以前的熟人和我的几家亲戚，凡

是遇到了烦心事和难办的事， 动不动

就会跑几十里来城市找我。 有让我解

决老家宅基地纠纷问题的， 有让我给

孩子安排工作的， 有买了假货商家不

退让我出面说理的， 有开三轮车来市

里卖西瓜被扣车后让去说情讨要的。

就在一个多月前，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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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

的小学女同学跑来找我， 说她的男人

办企业挣了钱，偷偷找了一个小老婆，

现在非要跟她离婚， 撇下两个孩子也

不管了，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非让我

写篇文章在报纸上狠狠骂她男人一

顿。 我知道，凡是来找我办事的人，都

是对我性情比较了解的人， 他们是从

内心深处把我认作了法院的法官和政

府官员， 甚至把我认作了正义的代言

人。 我想，这些也应该是诗歌要表达的

内容。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图片）

●

范一凡

/ 心灵之旅

云 河 谷

云河谷不光是以云朵与溪流来扮

美这一片河山， 它还以遮天蔽日的植

被来点缀奇峰绝壁。

亿万年前，这里的第一棵树、第一

株草是怎样生长出来的？ 那一定是亿

万年前的一个美丽故事， 是一段饱含

血泪让人类生出万千感慨的动人传

说。 当年，一只祥瑞鸟在饥饿中寻觅到

一粒种子， 但它没有在饥饿时吞下那

一粒种子， 而是千里迢迢飞越高山大

河， 把这粒种子虔诚地投放到太行山

中， 成就了太行山上波澜壮阔的森林

和草原。 从那一粒种子开始，云河谷的

山峦开始在风雨变换中改变容颜，它

们抖动着自己雄健的身体， 在风雨的

剥蚀中撒下一片片土壤，老树枯亡，云

雾的滋润催生了新芽，新旧更替，翠绿

的颜色染遍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生

命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成绿洲， 而云河

谷在自然的流淌中披上了永远的迷彩

装。

云河谷气候独特，空气清新，花香

怡人。 数以百计的山岭险峻奇雄，苍翠

簇拥，像五彩缤纷的丝绒一般，镶嵌在

无边无际的山峦之上， 犹如铺天盖地

的一幅巨大锦绣，让人叹为观止。

在这个植物王国里，红巨杉、太行

野菊堪称中华仅有的珍稀植物； 五角

枫、 白皮松等寄生树种在岁月的艰辛

中搏风斗雨，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今天

的名木古树。 山桃花、连翘花绽放出春

天的亮色；红枫叶、黄栌树点燃起秋天

的火苗。 鸡头参、何首乌、观音茶、野木

瓜、野草莓布满山岭。

云河谷是天然氧吧， 是大山深处

无边无际的绿洲。 走进云涌雾漫的山

林，让人顿生几分钦佩。 虽然这里生长

的多数都是原始次生林， 但云河谷的

植被和整个太行山区还是有很大不同

的。 也许是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然，

同样的榆树、柿树、黄楝、古柏，在这里

却长得精神抖擞、千姿百态。 云河谷的

红叶、山花和雨雾也显得与众不同。 这

里的红叶大概是吸收了大自然的精

髓，有一种残阳如血的感觉，而山花则

被云河谷山水滋润得烂漫无比。

后来，这里有了人类的印记，有了

山村，有了禅寺，有了歌声和笑声，有

了掩抑不住的热情，于是，原来的风儿

云儿啊，便羡慕起这里的人间真情，干

脆就驻足在这片山谷里，细细地陶醉、

久久地徘徊，分享着人间的快乐。 风儿

不想走，云儿会聚在一起，久而久之，

云河谷便成了云雾歇脚的地方， 成了

令人叹为观止的云河谷。

●

岳治国

/ 小小说

心 脏 病

黄蜂这天忽然被公司领导找去谈

了话， 谈话的内容是公司决定派黄蜂

到常州办事处工作。

这对黄蜂来讲是个好事。

黄蜂已经在销售部副部长的位置

上干两年了， 按照公司多年来形成的

潜规则， 凡是销售部副部长被派到外

地办事处工作一段时间的， 回来立马

便成了正部级。 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之

前黄蜂就做过无数次的梦， 梦到自己

被派到外地办事处了。

关于黄蜂被派到常州的事传得很

快， 整个下午都不断有人跑来向黄蜂

祝贺。 起初面对人们的祝贺，尽管黄蜂

口头上很是谦虚，但心里却美滋滋的，

直至下班后在电梯里遇到采购部的老

李。 老李也向他祝贺时，黄蜂的心才猛

地提了起来。

黄蜂的心提起来是放心不下自己

的老婆。

黄蜂的担心不是没来由的， 公司

里就有他认识的两个人由于在外面出

差久了， 老婆在家里耐不住寂寞与别

的男人勾搭上了， 刚才的老李就是其

中的一个。 虽然黄蜂与老婆的感情挺

好， 可感情这东西黄蜂总觉得谁也琢

磨不透，像质检部的大孙与他的老婆，

当初家里反对他们的婚事时， 他俩差

点儿殉情， 可后来大孙在外面学习了

两年， 他的老婆竟也给他戴了顶绿帽

子。 黄蜂觉得自己的老婆就像朵花儿

一样， 平日里同事们聚到一起开玩笑

时总会拿他老婆当标本， 说：“找老婆

找情人的话， 一定要找黄蜂老婆那样

的，有味！ ”黄蜂想：就算自己的老婆不

会红杏出墙， 可那些蜂蝶非要飞到墙

里来撩拨，那她招架得住吗？ 静止不动

的花儿， 能保证不喜欢蜂蝶来主动撩

拨吗？

黄蜂心事重重地向大门外走去，

以致传达室的老师傅热情地向他祝贺

他都没有察觉到。

公交车站牌就在公司大门口不远

处， 黄蜂走到那儿的时候， 刚好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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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车停下来。 黄蜂跳上车挑个靠窗

口的位置坐下， 目光虽然望着街旁的

高楼大厦， 脑子里却不停歇地想着心

事。 就在这时，后排座位上两个年轻人

开始低声地对话， 其中一个对另一个

说：“你可千万别打她的主意， 听说那

女的有心脏病，别偷鸡不成，反惹下麻

烦。 ”

这话飘到黄蜂的耳中， 黄蜂的耳

朵动了动，下意识地咀嚼了两遍，而后

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

黄蜂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 是出

差到常州后的第一天， 老婆在电话里

恼火地说：“不知哪个缺德的在单位里

造了我的谣，说我有心脏病！ ”黄蜂听

了这话，心内一阵窃喜，却不动声色地

劝慰了老婆半天。 挂了电话，黄蜂止不

住兴奋得手舞足蹈。

黄蜂到常州满一个月后的一天，

正在办事处写月度工作小结， 再次接

到老婆打来的电话。 老婆在电话里很

失落地告诉黄蜂： 她落选了。 好一会

儿，黄蜂明白过来，是老婆的单位开始

人事改革，中层领导实行竞聘制。 本是

部门主管的老婆在竞聘中凭实力是完

全可以继续连任的， 可竞聘委员会的

领导得知了她有心脏病， 本着照顾职

工身体和急需培养可以独当一面的新

主管， 领导给黄蜂老婆挂了个清闲的

副职，扶助新主管工作。

黄蜂皱了皱眉头：“就因为传言，

领导就认定了你的心脏有问题？ ”

老婆叹了口气：“在这关键时期，

哪怕一丁点的海市蜃楼都可能影响到

人们的判断， 哪还能有时间给你去证

明清楚。 ”

黄蜂的眉头舒展开来， 在心里暗

暗地叫了声好： 什么正职副职的都不

重要，只要我的头上没有顶绿帽就行。

黄蜂到常州的第三个月零七天晚

上接到老婆电话时， 老婆在电话里的

抽泣声一下跟着一下。 黄蜂一惊，以为

老婆被哪个男人欺负了。 但老婆的话

让她缓了口气， 老婆说：“眼睁睁看着

一套房子没了。 ”

黄蜂又一惊， 以为家乡发生了地

震或自家的房子着了火。

老婆一边抽泣一边讲， 当抽泣了

十三次后黄蜂彻底听明白了： 老婆单

位给所有正职中层领导在海滨新区分

配了一套房子， 并且五年后那些房子

将永远地成为居住者的私人财产。

黄蜂张大了嘴。 黄蜂没想到会发

生这样的事， 发生这样的事完全出乎

意料。 但黄蜂转而一想，还有什么比头

上没有绿帽更重要呢， 没有了房子又

如何，只要头上没有绿帽就行。 黄蜂的

嘴便又闭拢了起来。

当黄蜂调派常州期满后， 回到了

家。 进门，老婆抱住黄蜂像个孩子一样

哭了起来， 黄蜂像哄婴儿一样劝住了

老婆的哭泣。 晚上，当老婆睡着了，黄

蜂拿起老婆的手机， 逐一翻看了下上

面储存的短信。 放下手机黄蜂走到电

脑前坐下来， 登录了老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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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了聊天记录， 随后登录了移动网

站，输入老婆的手机号码和密码，进去

看了下所有通话明细。

关了电脑， 黄蜂止不住在心里喊

了声：有心脏病，真好！


